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快乐的年轻士兵 By 小阳

（上）

人感受心灵的快乐，有着许多不同的样式。本来人是千差万别的，感受的里程也必然是千差万别的。回忆起走过的路，总有许许多多的难以忘怀……。

忠和亮的那一段快乐，就出在一种无以言传的碰击和相许之中。

那时，他俩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都穿著一样的绿色军装，都在军队枯燥而严格的纪律约束之下。忠和亮都在警卫排站岗。亮来自城市，丰姿俊美，聪慧灵秀。忠虽然来自农村，但长得白白静静，没有一点风吹日晒的模样。他俩都有一双漂亮而略带忧郁的大眼睛，秀美的鼻子、嘴唇，白晰的脖颈，匀称健美的身材。在农村兵占大多数的连队里，他俩显得很出众。

下连队几个月了。在一个班里，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，两个人都对对方有一种说不出、也没有说过的感觉。虽然隔着农村兵和城市兵之间不成文的界限，平日里说话不算多，但每一次眼光相遇时，都感到心灵上轻轻一动，总期望从对方眼里看到些什么，总愿意互相多看几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莫名的感觉愈来愈增加了，内心里总是在企盼着什么。

当兵闲着无聊，有的老兵就捉弄新兵开心。开春后的一个下午，全班在营房后面山坡上操练射击，趴在地上瞄了小半天靶子，大家都腰酸胳膊疼，班长让大家到背风处休息，他一个人回连队办点事。

枪架在空地上，兵们就坐在一起聊天。有几个老兵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句什么，就慢慢挪着围坐到了忠的身边。忠有些惶惑，茫然地左右看着几个老兵，问：「你们干嘛？」只听一个老兵慢腾腾地说：「不干嘛，我们想来个实弹射击。来呀！」他一喊，几个老兵就一起动手，你拽胳膊他抱腿，把忠死死地按到了地下。

忠说：「你们干什么呀！别闹了！让我起来，让我起来！」

几个老兵一声不吭，三下五除二就解开了忠的腰带，扒下了他的裤子。有一个老兵伸手捉住了忠的小鸡。新兵们都看呆了。

老兵们打趣着：「他的还不小呢！」「还行。不知道硬起来有多长？」「来，弄弄看。」那个老兵就用一只手摸弄着忠的阴毛、阴囊，另一只手握住忠的阴茎撸动起来。忠拚命挣扎着，满脸都是哀求的神情：「别这样啊，别这样啊！好大哥们，饶了我吧！求求你们了！饶了我吧！」老兵们根本不理睬他，只是尽情地嘻笑，把忠按得死死的，让那个带头的老兵摆弄忠。

「硬了！硬了！」「还挺直呢！」「人长得漂亮，这小东西也挺好看。」老兵们猥亵地说笑着。

不一会儿，随着那个老兵的手不断地撸动，忠求饶的声音慢慢弱了下去，呼吸渐渐粗重起来，白晰的脸上也泛起一阵阵红潮。老兵们看得兴奋起来，有个老兵轻声喊着：「再快点，再使点劲儿，他快来了。」那个老兵的手动得更快、更用力了。

亮坐在一边看着忠被老兵们玩弄，心里一个劲儿发紧。他看到了忠那皮肤白晰光滑的身体，还有那暗红带着青紫色的、坚硬地勃起着、被老兵紧攥在手里的阴茎。看到忠双眼紧闭，双唇微张，呼吸急促，听着忠那紧张、激动的呻吟喘息，亮的心跳也加快了，阴茎也慢慢硬了起来，紧顶在内裤上。

忽然，忠低沉短促地「啊呀」一声，那老兵兴奋地喊：「来了！来了！」忠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似哭非哭、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眉毛紧拧，牙关紧咬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的「嗷」声。随后，他的身体猛烈地抽搐起来。虽然被三四个人按着，但还是不住地颤抖、一下下卷曲收缩。

「啊！啊呀！」忠失控地喊出声来。只见一股雪白的精液，从他贲张发亮的阴茎中一下一下地喷射出来，落到老兵的手上，落到忠那绷得紧紧的、鼓起好几对腹肌的小腹上。一直连着喷射了十几下，忠的身体才慢慢平静下来。他吐出一口长气，躯干和四肢无力地瘫软下来。亮清清楚楚地看着，只觉得自己也浑身燥热，嘴里发干。

老兵们松开手，开心地笑了起来。「好小子，还挺有劲儿呢！」「还行，弹药挺充足的，弄出来不少！」「这会儿他可舒服了。」「你瞧他美的！」忠害臊地闭着眼，躺着没动。

那个老兵抓出块手绢，扔到他小腹上，说：「快擦擦吧，起来系好衣服，别凉着了。」忠不好意思地低着眼，坐起身，擦净系好，背过脸去不说话。老兵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「别生气，大家和你闹着玩呢！别当个事。行了，都起来吧！班长快回来了，咱们再去趴一会儿！」

后来继续瞄靶，亮的眼前晃动的都是刚才那一幕。甚至夜里做梦还梦见了那件事，醒来后，裤头里有一大片粘粘的东西。

转眼到了夏天。一个静谧的夜晚，忠在营房后门外上夜班岗的时候，亮正好出来散散心，他们的目光就在一瞬间相遇了。他俩都觉得心头一紧，一热。

在淡淡的月光下，亮慢慢地走到了忠的哨位跟前。月光把亮苗条的身影映在地上，也把忠斜挎着冲锋槍的矫健身影映在地上。他们俩都没说话，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对方，看了好长一会儿。忠终于开口说了一句：

「你还没睡？」

「没有。」亮说。

两个人就又默默地互相看着。许久，亮说：「坐一会儿吧」。忠就和他相互搂着肩膀，在岗楼的台阶上依偎着坐了下来。

忠把枪放到身边的地上，两只手无目的地搓着。许久，亮歪头看着忠，问：「干了一下午活儿，累吗？」忠说：「不累。你呢？」「我也不累。」在长时间的长官命令、直线加方块的氛围里，听到这样一句包含深情的问话，他们心里都感到一丝淡淡的温馨。

忠不经意地抓住了亮的一只手，轻轻抚摸着。亮的心怦怦直跳，觉得想做点什么，又不知道想做点什么。他便也用手轻轻地摩挲着忠的手。忠侧过脸来看着亮，眸子里的光一闪一闪。他们的心里都觉得感应到了什么，但又都不清楚。忠抬起手，抚摸着亮的脸颊，很轻很轻，又向下一直到亮的脖子。

忠说：「你真好看」。亮说：「你也是」。

忠的手在亮的身上轻轻摩挲着。隔着单军装，他感觉到亮那富有弹性和青春气息的肌肉的纹理。他把另一只手从亮的手中抽出来，放在了亮的大腿上。

亮觉得浑身一颤，不由得抓紧了忠的衣服。忠的手在亮的大腿上轻轻抚摸着，慢慢地挪近了档部，碰到了亮的那个东西。亮心里怦怦直跳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

忠悄声说：「你硬了」。亮看着忠的眼睛，没有吭声。忠又说：「你的多大啊？让我摸摸行吧？」便去解亮的裤扣。亮挡了一下，忠又用了一点力，亮便没有再抵挡。

忠的手进到亮的裤里，清晰地感到亮的阴茎在短裤里面挺起，还一下一下地轻轻跳动。忠把手伸进亮的短裤，握住了亮那坚硬、滚热的阴茎。「啊」，亮轻嘘一声，声音有些颤动地说：「你肯定也硬了，我也得摸摸。」也急忙探手去抓住了忠的小东西。亮说：「你的真硬呀」。忠说：「你也挺硬」。

稍许，亮说：「行啦吧？把手拿出来吧！怪难受的。」忠没出声，手也没拿出来，却把亮的阴茎攥的更紧了。亮有些着急，抓住忠的手往外拽：「别，别，这可不行，我受不了。」忠仍然不说话，手指握住亮的阴茎用力地撸动起来

亮急了：「不行不行，再弄我就要来了」。忠笑了，看着亮轻声说：「我就是想让你来。」亮带着哀求的声调说：「别啊，这怎么行呢！我求你了！」忠说：「就不！我偏要弄。那次你都看到我出来了，我也要看看你出来是什么样。」

轻轻抚摸、揉搓着对方身体最隐秘的东西，他们觉得心跳得厉害。

忠的手有力的攥弄着。渐渐地，亮觉得浑身的血都像沸腾了似的，一阵阵的震颤从阴茎传向全身，汗水顺着脊梁流下来，口里干得利害。

「别弄了吧，我好难受」。亮说。「我也是」。忠说。

可他俩谁也没停下，谁也舍不得停下。

忠嘴微张着，喘着粗气，眼睛直直地看着亮。亮也直直地看着忠。两个人都不能自制地加快了手的动作。

突然，忠轻轻地「啊」了一声，浑身抖动起来。

亮感到一股滚烫的热流从忠的阴茎里喷涌而出，一下一下地喷到他的手上，他全身也一阵颤栗，一股过电般发热的感觉从阴茎传出，沿着肛门、尾骨、脊椎急速向上，在脑海里打出了一个剧烈的闪电。

「啊呀！」亮的身体一下子抽搐起来，精液从身体里猛烈射出！「啊，啊……！啊呀！」亮感到浑身的肌肉都变得铁一般硬，剧烈地震颤着。他紧紧地抱住了忠的身体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平静下来，慢慢抽出带着对方体温和身体精华的手。虽然自己的短裤里感到粘粘地发凉，但心里却无比地轻松舒畅。亮低下眼，有些不好意思看忠。

忠在衬衣上擦净了手，捧起亮的脸看着，说：「你不要紧吧？」亮摇摇头，眼里现出含情脉脉的神色。

忠说：「你真好」。亮说：「你也好」。他俩默默地对看了许久。

亮说：「原来别人弄是这样啊」。忠说：「比自己弄舒服多了」。亮说：「你自己弄过吗？」忠说：「你呢？」

两人相对地会心一笑，搂抱依偎着，静静地看着月亮。忠说：「明天我还站这班岗，你来吗？」亮带些羞怯地嗯了一声。

这一夜，他们都睡得特别香。虽然事情发生的很偶然，也有些突兀，但他们都体验到了一次奇妙的崭新享受。多少天来浑身上下的那股燥热，在那个快慰的瞬间得到了充分的释放。第二天一天，他俩不论是吃饭、走队列、出公差，都盼着天快点黑。到了忠上岗的时候，亮便急急忙忙来到了忠的哨位。门外的小路上早已没有人经过，忠急急把亮拉进岗楼，紧紧地抱住了他……。小小的岗楼，又一次成了忠和亮快乐的世界。

从那个晚上开始，他俩就有意寻找各种机会在一起，有些羞怯但也难舍难离地凑到一起，偷尝着兄弟间互相慰抚的快乐。一个个晚上，楼外背影的角落里，院墙边的树丛后，更多地还是在那个岗楼里外，两个年轻健美的身躯一次次地颤抖，那温热的、粘粘的、滑滑的液体，一次次在他们的喘息中喷涌而出。渐渐地，他俩都隐约感到，不光是因为好兄弟抚弄自己而出现的高潮让他们心神荡漾，而且，每当拥抱在一起的兄弟也坚硬地勃起、激动地喘息，特别是全身战栗、精液狂喷的时候，心里也会感到十分的惬意，出现一种莫名的兴奋。

每次偷聚，他们总感到天长夜短。在远离故土的他乡，这份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情意，成了两个年轻人最大的慰籍。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乘着星光、月光、风声、雨声，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尽情地享受。虽然与成年人的经历相比，他们在肉体上仅限于互相手淫的关系还很简单、很肤浅，但他俩都觉得已经很难舍弃了。

秋去冬来。第二年初，亮调到配电室值班，忠到公务班当公务员。他们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可以去的地方。

一个星期天的中午，大雪纷飞，寒风凛冽。营区里几乎没有了人影。忠来到了配电室。那是大院西北角的几间孤零零的房子,外面机房，中间修理间，最里面是宿舍，三间屋套着进。

一进门，忠就感到燃着几个大电炉子的小屋春意浓浓，更从亮那明亮鲜灵的眸子里，感到了一种热切的渴望。过去，他们只是在夜色里一次次短暂地相聚，从来没有白天单独在一起，而且，从现在到下午五点连队点名，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。忠的心里兀然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冲动！他随手一把反锁上了房门，猛地把亮搂在了怀里。他感到亮的身体在轻轻地发抖。

他们还从来没有这么近又这么清晰地互相观看。忠有一双秀气的凤眼，眸子总是水灵灵的，挺起而俊美的鼻梁，淡淡的绒毛刚从唇上长出，下面是鲜红而薄的双唇，圆润细滑的脖颈上没有一点皱褶。亮虽然是单眼皮，但清俊的脸庞上透出一股浓浓的清纯，厚厚的嘴唇蠕动着，让忠觉得他非常痴情。

亮说：「你真漂亮啊！」。忠说：「你也很漂亮啊。」亮说：「你真好。」忠说：「你也真好。」亮说：「你怎么老学别人说话？」忠说：「我就是愿意学你说话。」

忠便用滚热的嘴唇亲吻着亮的脸，亮的双手也攥住忠的阴茎揉搓。忠解开亮的棉袄，把亮的衬衣从腰带里撩出来，伸进手去抚摸亮的脊梁和胸脯，又往下去，在亮的小腹上抚摸着。亮感到了一种过去没有过的快意，轻轻地呻吟起来，身体一下一下地向前顶，渴望忠能快点抓住他的小弟。

忠忽然单腿跪下去，把头俯到了亮的小腹前。亮有些迷惑地看着忠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还不动手。忠却把亮勃起坚挺的阴茎从裤子里拽出来，用手把着看了一会儿，又张开双唇，一下子把那个紫里透青、正在轻轻勃动的龟头，含到了自己嘴里。

「哎呀！」亮浑身一抖。他从来没有想过能这样，手足无措地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觉得那个东西到了一个非常温暖柔软的所在。

忠把弄着亮的阴茎，柔软的双唇附在上面，热热的舌头一下下地舔着，手指还轻轻地捏弄着阴茎的根部。亮的心窝里阵阵发痒，觉得连脚趾头尖上都热了起来。

亮的两腿绷得紧紧的，扬着头，微闭着眼，嘴里轻轻地呵着。「太舒服了！」他忍不住用手抚摸忠的短发，抚摸忠的耳朵、脖子。他感到一股麻酥酥的感觉从阴茎头上涌起，一直顺着脊梁传到心里。亮忍不住按着忠的头，朝自己身上压了压，让阴茎全都进到了忠的嘴里，充盈得快要胀裂的龟头紧紧地顶在了忠的喉咙上。

「啊，啊……！！」

他感到忠的双臂紧紧地搂住他的腰，嘴和舌头在使劲地吸弄，双手不停地揉搓着自己坚硬的阴茎根部和不断紧缩的阴囊。猛然间，他的脑海里「轰」地一震，就像一道闪电突然炸亮，全身的肌肉剧烈地收缩起来。

「哎呀，我受不了啦！」他的身体不能自制地扭动着，他的会阴、阴茎都在剧烈地收缩。他射精了！「啊！嗯、嗯、　嗯、嗯！……啊……啊……！」

亮一连抖动了十几次才平静下来。他感到大脑里一片空白，全身上下说不出的舒畅、轻松，又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只是大口地喘气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觉着小东西在忠的嘴里绵软下来了，便低头看，见忠正微微扬起眼，带着一点笑意在看他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赶紧把小弟从忠的嘴里拉出来。小东西软绵绵、亮晶晶地滑落，带出一些雪白的精液，挂在忠的嘴唇上。他赶紧用手去擦，有些过意不去地对忠说：「我实在控制不住了，都弄到你嘴里了。」忠笑着咽了一口嘴里的东西，才说：「没事儿。」忠帮他提好裤子，和他一起坐到床上，一声不吭，只是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微笑。亮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便搂住忠，把头俯在忠的肩上，避开忠的眼睛。

这样呆了好一会儿，忠轻声问：「累吧？」亮摇了摇头。「舒服吗？」「嗯。」「你出来的时候，我一直看着你来。你的样子好兴奋啊！」亮轻轻在忠的背上捶了两下：「你真坏，看人家做什么？」忠说：「咱俩在一起玩，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呢！晚上黑乎乎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」亮抬起头，看着忠说：「可真是的呢。忠，也让我看看你吧？」忠笑了：「你这小子，还不累啊？歇会儿吧！」「不嘛，我就想看。」亮伸手就去解忠的衣扣，忠笑着推挡，两个人就搂抱推搡着，顺势倒在了床上。

忠说：「别闹了吧，来人碰上就麻烦了。」亮说：「没事，这天谁来啊，再说机房的大门也关着呢，谁也进不来。」

续待

（下）

亮一层一层解开忠的外衣、衬衣，解开来腰带，把忠的裤子褪到大腿下。忠静静地躺着，由着他摆弄。雪光从窗户里透进来，映着忠的俊美匀称身体。他的皮肤白晰、细腻、滑亮，小腹随着呼吸一起一俯，散发着绸缎一般淡淡的、富有弹性的光亮。亮忍不住用手轻轻地扶摸着，说：「把衣服脱了吧。」见忠没说话，他就把忠的衣服一件件都脱了下来，放在一边。

忠一丝不挂地躺在亮的面前，亮感到一阵阵冲动，心脏「砰砰」直跳。忠那微微隆起的胸大肌、三角肌、肱二头肌，健美修长的双腿，还有两腿中间已经悄然竖起的漂亮匀称的阴茎，让亮感到心神荡漾。他扳着忠翻过身子，又看到了忠那倒三角形的、光滑俊美的脊背，特别是好看的骨盆和臀部。他禁不住俯下头，用发烫的双唇在忠靠近臀部的背沟里吻了一下。忠浑身一抖，兴奋地「哎呀」了一声：「好痒啊！」亮觉得一股热流从心间穿过，激动得情不自禁，抱住忠，在忠的全身上下亲吻起来。忠快活地扭动着身躯，一边轻声哼着，一边用手把亮的衣服也脱的一光二净。两个完全赤裸的年轻躯体第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！

刚一接触的那个瞬间，两个人都不能自制地「嗯」了一声。这种肌肤无间的亲密真是太美妙了！他们有些疯狂地互相搂抱着，扶摸着，亲吻着。胸膛紧贴在一起，腹部紧贴在一起，双腿扭结在一起，两个坚硬滚热的阴茎也紧紧地贴着在一起，紧紧地顶在最要好的兄弟的身子上。好痛快啊！两个人在床上滚来滚去，大声地喘息。汗水从身体里流出来，让他们感到更加滑润，两个人尽情享受着那穿心彻骨的爽快。

亮呼吸急促地从忠的双臂中挣脱出来，抱住忠的屁股，把头俯到了忠的两腿中间，学着忠的样子，一下子把忠的阴茎含到了嘴里，用唇和舌使劲儿地品弄。忠畅快地呻吟着，身体不住地扭动，手抚摸着亮的头发。

亮全身心地抚慰着忠，自己也满怀渴望忠的抚慰。忠就像知道亮的心思一样，抓着忠的肩膀说：「你调过身来。」顺着忠双手的引导，亮慢慢调转身体，双腿跨在忠的头两边，小腹落到了忠的脸上面。忠扬着脸，双手捉住亮的阴茎，玩弄观赏片刻，便也让它进到了自己发烫的口中，品吮起来。亮浑身一颤，朝旁边一歪，两个人就都侧身躺在了床上，都把头埋在对方的两腿间，把阴茎紧握在手里，观赏一会，品弄一会，快活地互相愉悦着。

亮忽然看到忠的阴囊在轻轻蠕动，便伸过双唇，把忠的一个睪丸含到嘴里，忠开心地「哎呀」起来。亮把忠另一个睪丸也含弄了一番，舌尖又顺着忠的阴囊舔到会阴，然后一直向上，舔到了忠的肛门。忠臀部的肌肉一阵阵紧缩，身体使劲儿地扭动。「太痒了，太痒了！受不了啦！」忠便停下了动作，两个人的身体紧紧地卷曲在一起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两个人都缓了口气，稍微平静了一点，便又忘情地互相弄起来。亮感到忠的阴茎里有又粘又滑的东西流出来，有点咸和淡淡的腥味，阴茎也越来越坚硬、越来越粗大，便停下来问：「你要来了？」忠一面用手弄着忠，一面声音颤抖地说：「快…快…快来了。」亮心里一阵高兴，便迅速起身，把忠的身子摆平，俯下头含住忠的阴茎，用力地的上下吮吸起来，手也在忠的阴茎根部、阴囊和大腿内侧用力地抚摸着。他知道，忠弄自己的这些地方，那可是非常舒服的！

他听到忠的呼吸越来越急促、粗重，不住地轻声「啊」着，就一边弄一边抬眼看忠。只见忠双眼紧闭，头、身体和手都在不停地摆动，小腹上的肌肉一阵阵绷起，压在自己胳膊下的忠的大腿也一阵阵发硬。亮开心地看着，手和嘴的动作也越来越快。

「啊呀！啊！啊……！」

忠的身体突然痉挛般地收缩起来，一下一下猛烈地抽搐，肌肉变得铁一样硬，臀部离开床面向上隆起。亮觉得忠的阴茎猛然间又粗大了不少，紧紧地顶在了自己喉咙上，一股股热流喷涌而出，射到了自己的嘴里。眼里看着忠的样子，嘴里感受着忠的温热，亮觉得非常兴奋，就更用力用手和嘴去爱抚忠，直到忠紧按着他让他停下来。

「啊」

忠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全身像抽掉了筋骨一样地松弛下来。亮满口含着忠的精液，微笑着俯到忠的肩膀上，让忠看着他一点不剩地全咽了下去。忠好象没有力气说话，用手揽着亮躺在一起。

「好痛快啊！」隔了好一会儿，忠抚摸着亮说.「兄弟你真好，我刚才快活的像要死了。」亮说：「可看见你了，你好高兴呢！」俩人又相拥着笑了一阵。

有了这次的体验，他俩就不愿意随便躲个地方慌慌张张地互相手淫了，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在亮的房间里相聚。几次下来，他们觉得最舒服的是两个人同时相互口交，便都有意地控制自己，尽量延长快活的时间。也巧，春节期间部队战备值班三天，领导安排的是忠到配电室协助亮保证供电安全，他俩整整就玩了三个通宵。每天晚上，都是两个人拥在被窝没完没了地用手、用嘴抠摸舔吮，尽情享受，直到全身通体舒畅。他们喜欢对方身上、腿间和阴茎的气味，更喜欢精液涌进嘴里的味道和感觉，都是天快亮时才恋恋不舍地达到最高潮，然后再相拥睡上一会儿。只是春节过后，两个人的嘴巴、舌头和脖子都累得疼了好几天。

夏收的时候，配电室的老兵回家收麦子去了，他俩又凑在一起玩。折腾了好一阵子，忠在亮的嘴里先达到了高潮，两个人躺在那里歇气。亮说：「你说，和女的是怎么个弄法？爬在上面是啥滋味呢？」「不知道。我也没弄过。」忠摇摇头。「哎，我在你上面弄一次怎么样？」忠说：「我又不是女的，你的小东西往哪里放呀？」亮想了想说：「没事，你躺好了，把腿并起来，我在你腿中间不就行了？」忠一笑说：「那你就来吧，反正这会儿我也不想动弹。」

亮趴到忠的身上，把阴茎朝忠的大腿根间插去。觉得有些紧涩，便从嘴里弄了一些还带着忠的精液味道的唾沫，抹在忠的腿间。再向里一插，就很滑润地插了进去。忠问：「行吗？」亮说：「挺好！」便一下一下抽动起来。亮把胸膛、腹部和忠紧贴在一起，双手从忠的腋下穿过，紧紧抱住忠。忠的两腿紧紧地夹着，加上阴毛的磨擦，亮感到非常刺激。他又加了些唾液，便享受地抽动起来。

他漂亮的屁股在忠的身上起伏，坚硬的阴茎在忠的腿间快速的进出。亮觉得这是一种新感受，和柔软温暖的口中不是一个滋味。他的动作越来越快，越来越猛烈。忠受到他情绪的感染和身体的磨擦，双手紧紧搂住亮的腰和背，小东西也不安分地硬了起来，还流出了一些粘液。

不大一会儿，亮就急促地大口喘息起来，阴茎一次次有力地刺向忠的腿间。大滴的汗珠从亮的身上滚滚而下，忠的两腿间也渗出了汗水，忠又把自己流出的粘液抹了不少到大腿中间，让亮觉得更加畅快。

「啊！啊！」亮感到一股令人颤抖的电流从忠的身体上传来，让他不能自禁地猛烈抽动。「啊呀！」一个惊雷在他的脑海中炸裂，岩浆从他的阴茎里激烈地喷射出来！亮近乎疯狂地把阴茎向忠的身体顶去，忠也用力地让身体迎合着亮的动作。

「嗯！啊！啊……！」一阵激烈的拼博之后，亮才像一堆面团似的，瘫在了忠的身上，大口地喘息。

待亮缓过气来，忠笑着说：「你这家伙真行，好有劲啊！和疯了似的，把我的肩膀都有咬疼了，也不知道破了没有？」亮抬头一看，忠的左肩上果然有三对牙印，有几个地方已经发紫了。亮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：「还好，没咬着要紧的地方，冬天别人也看不见。下次哥哥想怎么着，弟弟一定让哥哥高兴。行吧？」忠在亮的鼻尖儿上轻轻刮了一下。

两个人静静地躺了一会儿，忠笑着摸过毛巾，把亮的小东西和自己身上擦净。

忠支起身子，深情地欣赏着亮的身体。

「你要干什么呀？」亮问。

忠半跪起来，抚摸着亮漂亮的阴茎、小腹、臀部，前后左右地看了好半天。又轻轻扳着，让亮转过身去趴着。亮顺从地听忠摆布。

忠像亮那样，用舌在亮身上舔来舔去，最后在亮的肛门周围反复地舔弄着，手还插到亮的身子下面，轻轻捏弄着亮的阴茎。亮觉得下身又一阵阵发紧，肛门也一阵阵收缩，阴茎好痒。也不知到忠想怎么着，亮便由着他摆弄。

不一会儿，亮就觉得肛门被忠舔得滑滑的，两腿间渗出汗来，阴茎也慢慢地又硬了。

忠起身跨骑到亮的身上，在自己贲张得发亮的阴茎上抹了一些唾沫。

「兄弟，你别动，让我从后面试试」。忠慢慢地把阴茎向亮的肛门顶去。

亮的身子一抖，就想转过身来，但忠的双手已经紧紧抱住了他。

亮挣扎着说：「别，这样会很疼啊」！

忠说：「好兄弟，别动，就让哥哥试试吧，啊？我轻一点，行吧？」

亮有些害怕，但又不忍心扫忠的兴，就趴住不动。忠用力向他肛门里一插。

「嗯！」亮感到肛门着了火一样地胀痛，紧咬着牙低低地吭了一声。

忠停下来，心疼地问：「兄弟，疼得厉害吗？」亮的心里充满着对忠的爱怜之情，又想到忠对自己的那般体贴温柔，便隐忍下来，说：「没事，你慢点弄」。

忠缓缓地将阴茎顶进去一些，缓缓地抽出来，然后又俯下身在亮的肛门周围舔上了许多唾液，再一次把阴茎顶进了亮的身体，来回抽动着。

亮觉得忠的阴茎在自己的身体里蠕动，肛门又痛、又热、又胀，自己的小弟也被挤压得又硬又痒，浑身上下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忠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呼吸也急促起来，亮的身体随着忠的抽动前后摆动着。

亮觉得忠的阴茎越涨越大、越插越深，把肛门撑得紧紧的，好象已经顶到了自己的小腹内壁上，把自己的阴茎也挤压得暴胀起来。亮的后面、前面，都快要胀得受不了啦！

忽然，忠紧贴着亮的臀部的小腹、双腿，和紧抱着亮那漂亮的骨盆的双手，都变得紧绷绷硬。忠的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「嗷」声，身体激烈地痉挛、颤抖起来。亮感到有一股炽热的东西猛地涌入了体内。

「啊、啊、啊，啊呀！」忠的胸脯紧紧地俯在亮的脊梁上，身体剧烈地扭动。在急促的喘息中，忠又一次达到了高潮！

汗水从忠身上流下来。他俯在亮的身上大口喘气，一动不动。连着射了两次精，这会儿，他已经全身发软，头都抬不起来了。

停了一会儿，忠从亮身上下来，趴到亮身边。亮说：「忠，你这个家伙可真坏啊！还说我咬得你肩膀疼呢，这会儿你弄得我里外都疼了，光想上厕所拉肚子」。

忠爱昵地搂着亮，哄着他说：「让你受苦了好弟弟，以后哥哥加倍奉还行吧？」

亮说：「忠啊，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呀？你原来和别人弄过吗？」

忠说：「没有。当兵前在家看瓜地的时候，有个堂哥和我聊天，说他和别人弄过几回，要哄我和他玩，我没答应。亮，这下我把你也教坏了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」

亮说：「没事。闹着玩呗！咱俩谁和谁啊。不过真挺疼的。哎，忠，从后面弄很舒服吗？」忠说：「你以后试试就知道了，是不一样呢。」「我现在就想试试！」亮一把抱住忠，不待忠说什么，就翻身把忠压在下面。忠说：「好兄弟，今天折腾半天了。连着来好几次，你受不了啊！」「没事，让你逗弄的我又想了，憋得好难受！」忠笑着说：「你这个家伙，真贪心啊！」亮也笑了：「和你一样，彼此彼此。」「那兄弟你稍微轻一点，别弄得太疼了，啊？」

亮也弄了一些唾沫在忠的肛门上，俯下头去舔弄了几下，便急不可耐地挺起阴茎向里顶去。忠痛得浑身一哆嗦，「呀」了一声，就憋住不吭声了。亮把忠的身体摆正，又让他把屁股抬高一点，便顶进去一下一下地抽动起来。

一开始，还觉得发涩，抽动了一会儿，慢慢地就滑润起来。「哎呀，里面好柔软、好暖和、好滑溜呀！」亮禁不住越进越多，只想让小东西全都进去。亮缓缓地抽动着，觉得小弟有说不出的舒畅甜美。他把胸膛紧贴在忠光滑健美的脊背上，用舌头舔着忠那白晰秀丽的脖颈。

亮的阴茎在忠的身体里畅游着，他的手也沾了些许唾液，伸到下面抚弄忠的阴茎。忠也忍不住畅快地轻声哼起来。亮抽动的动作逐渐加快了，手的动作也越来越有力。

亮一边动着，一边疼爱地问：「疼得厉害吗？」忠说：「还行，兄弟，你放心来吧。」

亮漂亮的臀部在忠漂亮的臀部上快速地剧烈起伏。

「啊，啊！啊……！」

亮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精液，在他全身激烈的痉挛中又一次喷涌而出，流进了年轻健美的好兄弟，忠的身体深处。

「啊，啊。啊！」在亮的前后夹击下，又受到亮的高潮的感染，忠的精液也喷礡而出，洒落在床单上，洒落在亮的手上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忠和亮一直沉浸兄弟间甜蜜的真爱和尽情的享受里。三年服役期满，忠回了四川的乡村，亮回到了辽宁的城市。虽然远隔万里，但多年来，他们一直还在深深地思念着，渴望期待有一天能再次相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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